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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元和他的兄弟（四）
马淑琴

北京市文联文学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

青年魏国元 魏国杰

（接第1906期）
共建平西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八路军实行独立

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并把抗战重点指向

冀东，拟发动冀东各界人民武装起义，以

雾灵山一带为中心区域，独立作战，创建

抗日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会同

八路军总部，向冀东和平西加强力量，抽

调工作队。

北方局联络员胡敬一奉北方局指示，

前往八路军总部向朱德总司令汇报，请调

队伍，带领朱老总派遣的吴伟、赖富等一

行12人行经阜平，来到青白口。胡敬一

是党代表，他们带来了朱德总司令关于成

立平西游击队的指示。魏国元把这12位

同志安置住在中街26号魏元明家的东跨

院，魏元明一家像亲人一样接待和照顾着

这些同志。至今东跨院东屋窗台上立着

一块牌子：“平西抗日根据地——吴伟工

作队旧址。1937年”新中国成立后，吴

伟、赖富的儿女们根据父亲的嘱托，到青

白口“寻亲”，并留下这块牌子。房主人魏

元明抗战初期是难民代表团成员，在魏国

元领导下，和彭城等人一起做了许多工

作，后任昌宛七区区长兼武装部长。

1941年，魏元明到斋堂地区的一个村为

抗战招募兵源时被杀害，埋在山坡上。当

时八区的干部带人在山上寻找尸体，怎么

也找不到。这时，一棵酸枣树的刺将一个

人的裤子挂住，有人说：“莫非是魏元明的

魂拉着咱们吧。”于是，大家半信半疑地开

始刨土，真的挖出了魏元明的尸体。于

是，魏元明的名字被刻在“宛平人民抗日

战争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上。

1937年10月，山风清爽，明月皎洁，

给整个青白口村子披上一层银装。夜色

里，四个身影闪进了南街胡同，从“一元

春”药铺边的门口进院往南，穿过一条窄

夹道儿，从西边小门进了另一个院儿。

魏国元顺手儿插上了小门，径直把来

人带进西屋，划火柴点亮八仙桌上的油

灯，让来人围坐，然后倒水招待。“国元同

志，这是我们的介绍信。”说着，苏梅将一

张纸递到魏国元手里。魏国元借着油灯

看了一下，这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李大章同

志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苏梅接着说：

“李大章告诉我，就找中共地下宛平县委

书记魏国元接头，我们按照李大章指定的

交通线，从天津过来的。”“早就接到了你

们要来的通知，一直盼着呢，淤泥坑联络

站的康纪元同志把你们送来了，我这就放

心了。”魏国元说。这时，那位递交介绍

信、面目清瘦、长着一双圆眼睛的苏梅介

绍：“这位是陈群同志，四方面军的副师长，

这是陈仲三同志，是老红军。”说完，魏国元

和三位一一握手，四双大手握在一起。

苏梅原是中共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

书记，是北方局刘少奇和彭真同志派来

的。在太原的一所师范学校里，两位首长

找苏梅谈话，从下午两点一直谈到太阳落

山。明确指示苏梅，到平西就是开辟抗日

根据地，争取地方武装，为主力到平西奠

定基础，进一步开辟和巩固平北、冀东根

据地的战略地位，并由苏梅担任领导，指

挥所派的武装力量。苏梅向魏国元传达

了首长的指示，魏国元见到了亲人，感受

到首长的关怀和信任，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他请客人吃过晚饭，四人一直聊到鸡

叫。

11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农委书记

刘杰和李光汉、王恒等来到青白口，参与

建立抗日武装。

根据中央的指示，魏国元和苏梅、刘

杰（张毅之）、吴伟等几方面领导积极协

调，成立了平西游击支队。支队政委：苏

梅，党代表：胡敬一，支队长：吴伟，副支队

长：陈群，参谋长：赖富，魏国元担任后勤

部长。这支游击队由四个方面的力量组

成。分别是宛平地下党以魏国元、张又新

等为首的十几位同志；八路军总部派来的

吴伟等12位同志；刘少奇、彭真派来领导

平西工作的苏梅、陈群、陈仲三同志；北方

局东北特委和北平市委派到平西开展工

作的胡敬一、刘杰、焦若愚、李光汉等50

多名同志。

此时魏国元这个后勤部长当得很不

容易，组织的经费非常有限，魏国元已经

伤了元气的家，几乎成了招待所。南来北

往的，常驻的，他都要安排妥当。他请客

人们尽量多吃些白面，家人经常一天只喝

两顿玉米糊糊。

谭天元办过教育，宛平县一带很多青

年是他的学生。要在平西一带开辟工作，

必须向周围各村发展力量，特别要争取青

年，魏国元做了很多认真细致的工作。

东斋堂贾兰波家，魏国元和同志们连

续召开两个会议，先是召集了贾兰波、张

又新、魏国臣、吕玉宝、张景相、吕光明等

人，从武装抗日的角度，成立了“抗日大同

盟”组织。紧接着，又将宋恩庆、史梦兰、

杜存训、王树梅、杜春勇等“民先”青年召

集起来，加强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魏国元带领大家宣誓：“不动摇，不屈服，

不叛变，不投降！坚决抗日到底，违者严

惩！”他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一句比

一句更充满激情、更铿锵有力，充分显示

了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在门口放哨的

两个半大男孩儿谭林和史梦悦（新中国成

立后曾任驻马里大使），听到屋里大哥哥

们的声音，从心底燃起钦佩羡慕之情。

参加会议的还有党组织派到平西工

作的胡敬一、李光汉、焦若愚等同志，成立

组织之后，立即落实行动，并抓紧开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各界上层人士进

行团结联络。为适应抗战形势，研究了怎

样打开局面、掌握政权，领导抗日，与谭天

元之流斗争的问题和方法，决定成立宛平

县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民族自卫队，并要求

谭天元改组县政府，由上至下，将县和村

的救国会组织起来，将抗日骨干纳入各级

政权组织。会后，魏国元带领大家当夜找

谭天元谈判，向他提出抗日主张和改组县

政府，成立救国会。开始他拟成立维持

会，后来让步，同意成立救国会。魏国元

等提出先从县里改，自上而下，谭天元却

主张村里先改，理由是村里都改了，县里

自然就好办了。于是，双方同意，共组班

子，分成四路，分别到南、北、东、西四个方

位的山村开展工作，改组村政权，巩固壮

大抗日力量，逐村落实。为了使青年得到

锻炼，魏国元专门把几个青年分到各个

组。

斋堂会议一结束，宋恩庆追上已快步

走出斋堂东门的魏国元，他越发觉得魏国

元了不起，边走边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家庭

身世，经历和革命理想，并表决心，要努力

完成任务。魏国元鼓励宋恩庆：“兄弟，好

好干，在抗战中锤锻，一定是块好钢！”两

个人聊了走8里地的时辰，直到西胡林村

口才分开。

得到魏国元的信任和鼓励，宋恩庆带

着南片组从马栏村开始，接连去了洪水

峪、达摩庄、金鸡台、柳林水、史家营，把南

山的9个村子都跑遍了，逐村落实了工作

任务。没想到汇报的时候，却遭到县长谭

天元委派跟组警察的殴打。谭天元表面

支持改组基层政权，却派警察跟组，名义

保护，实则监督，还与一些村长私下沟通，

抵制阻挠改组实施，有的组根本无法行

动。所以，整个计划失败了，但年轻人却

得到了锻炼和考验。

这年冬天，在西斋堂杜存训家的小西

屋，宋恩庆、史梦兰、杜存训，这三位反帝

大同盟成员的政治生涯进入一个崭新的

阶段。李光汉任过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

魏国元就把几个青年骨干介绍给李光汉

和李金亭两位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锻

炼，在李光汉和李金亭同志带领下，三位

山里青年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编成一个党小组，为各自的革命生涯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宋恩庆

曾任辽宁省城建局副局长、省纪委专职委

员；史梦兰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

长；杜存训曾任河北省工会主席、党的八

大代表；李光汉、李金亭均在抗日战争中

牺牲）

在联合抗日的宛平县抗日救国会无

法实施的情况下，平西游击支队决定单方

面成立宛平抗日救国自卫会，魏国元任主

任，这是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机构。

为扩大抗日宣传，壮大抗日力量，平

西抗日游击支队分工，魏国元和王巍（朴

一禹，朝鲜人）带领53人组成的工作队，

其中有赵金鑑、李正亮、李春旭、王树梅等

宛平七、八区的党员，沿永定河北上，进入

怀来县，到各村进行抗日宣传，团结各阶

层共同抗日，并把当地分散的武器集中起

来，组建了第一支抗日自卫队。

建立红色交通线

中共北平市委决定在平西一带组织

抗日武装，农委书记张毅之（刘杰）派王恒

去探路。于是，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

到了青白口。王恒见了魏国元，听了情况

汇报，看到抗日形势一片大好，回城做了

汇报。张毅之听了非常高兴，认为机会难

得，决定尽快行动。

1937年11月11日，4个商人从城子

火车站下了车，北行，拐进永定河西岸的

一个村子。这个村处于永定河的出山口，

有600多年琉璃烧造史，村名琉璃渠。过

了村口琉璃砌筑的三官阁过街楼，顺着大

街往西，又过一座黄绿两色琉璃瓦顶的关

帝庙，开始出村上坡。这四人中有去青白

口的张毅之（刘杰）和王恒，另外两位是李

光汉和王子展，他俩的任务是去根据地学

习。这四位走的是著名的西山大道，是平

西历史悠久的一条古道，东起三家店，过

永定河，通过琉璃渠，翻越丑儿岭，再过几

个小村儿，直到王平村。基本是沿着永定

河谷的走向，在京西浅山起伏攀升和缓的

山沟里蜿蜒，像是山里流淌的一条旱河。

走这条古道，比走永定河谷要节省一半时

间，是步行时代的首选之路和最佳捷径。

所以，这里的人们，自古就有旱水两条路，

自然也有水旱两条河。

四个男人边走边欣赏初冬时节的山

景，时有一两枚红叶还挺举着耀眼的红，

为大山做着稀疏的点缀。走过丑儿岭一

段狭窄的陡坡，看到一串深深浅浅的蹄窝

如岁月的杯盏，盛着半盏天地酿造的清

露。路变得宽阔和缓，站在路边向东南眺

望，能够看到那条闪着亮光的大河。四人

兴致勃勃，继续北行，共同感叹道路两边

高高的石墙，硬是用山石干砌而成，整齐

并坚固，赞叹山里人的功夫。到了山口，

刚想坐下歇脚，突然，从路边大石头后边

窜出几个人，用枪抵住四人的胸口，并围

在中间。四人开始一惊，马上又镇定下

来。领头的张毅之问了一句：“你们是干

什么的？敢光天化日劫人？”“少他妈废

话，见我们司令再说。”张毅之想，不知这

些人的来历，冒然对抗或逃跑，很可能更

坏事儿。他给三人使了个眼色，然后跟着

那几个人走了。天渐渐黑了，脚下磕磕绊

绊地走过许多沟沟坎坎，过了几个黑黢黢

的小村儿，好容易看到了一些微弱的灯

光，看到火车站，牌子上写着“王平村”。

已是半夜，四人被押进一座大庙的禅堂，

不知眼前是凶是吉。

一个老者送来一壶水，几个人喝了。

王恒问送水人：“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还不知道啊？这是郑大麻，不，是郑

大队长的司令部。”王恒想起来了，他听魏

国元说起过，九区有一支土匪式的地主武

装，领头的叫郑大麻子，长期霸占西山大

道，在丑儿岭一带杀人越货多起，民愤很

大。他刚把情况说完，隔壁就传来一声接

一声凄厉的哀嚎，是有人受刑的声音。“坏

了，进了土匪窝，生死难测了。”

每天听着隔壁受刑的声音，每天有人

送水和几个窝头，却没人正经搭理他们，

去茅房接手一次只能去一个人，还有2个

人跟着。过了一周，走进一个戴毡帽的麻

脸男人，后边跟着两个保镖。男人进屋把

毡帽摘掉，甩桌子上，露出大秃头和一双

肉泡眼，然后拔出腰间手枪，也拍在桌子

上。不用说，肯定是郑大麻子了。

出乎意料，郑大麻子没有动粗，问四

人是干什么的。张毅之说：“我们都是做

买卖的。”“看你们不像做买卖的，是八路

吧？”“我们要是不像做买卖的，天底下就

没人像了。”“除了做点小买卖，我们也不

会干别的。”王恒和李光汉不断圆着话茬

儿。郑大麻子接着开始吹嘘自己：“你们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平西好汉，一代豪

杰。各类人等，只要我他妈一上眼，就能

看透，甭打算蒙我！卫立煌，知道吧？在

这儿和日本人打仗，他都拿我不当外人，

给咱郑某人委任了别动队司令，是别动队

司令！”郑大麻子专门把这个令他自豪的

职务又重点重复了一遍，接着又问几个人

做什么买卖。四人不打磕吧，张嘴就来。

有的说是做中药材，有的说是做布匹和煤

炭，并且说出在北平城里的店铺名字，毫

无破绽。郑大麻子又问到山里干什么来

了。张毅之说：“山里青白口的魏国元是

我们生意上的朋友，以前一块鼓捣过中草

药，我们去看望他，顺便谈几笔生意。”郑

大麻子一听说魏国元的名字，大秃脑袋晃

动了一下，眨巴眨巴眼说：“你们也认识魏

国元？”

第二天，从青白口赶来一位姓田的先

生，是魏国元派来接四个人的。郑大麻子

管了一顿像样儿的饭，临走时还说：“不知

是朋友，多有得罪，多多包涵。”“没事儿，

不打不成交，这也叫缘分。”王恒说。“对，

对，是缘分，是缘分。”郑大麻子连连附和

着。被郑大麻子扣押了一个多星期后，张

毅之一行终于到了青白口。这时，大家长

出一口气，庆幸，如果没有魏国元，四个人

就很可能被郑大麻子杀了。原来，郑大麻

子故意把张毅之四人在他这里的消息放

出风，传到魏国元那里，魏国元立即通过

九区人士的关系疏通营救。

事后，魏国元面见郑大麻子，感谢他

对朋友的关照，并继续利用他保障这条从

北平到平西道路的畅通。张毅之和王恒

等在青白口站住脚之后，就开始动员一批

批北平城里的学生、工人、各个行业中的

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人士出城，顺

利通过郑大麻子把守的西山大道，到青白

口集合。

“1937到1939年是华北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开创时期，中共北平市委注全力向

乡村输送干部，支援游击战。当时的指导

思想是党员在城内只起到一个人的作用，

到了城外就能起一百人的作用。组织一

切有可能到乡村的共产党员到乡村成为

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北平地下抗日斗争纪实》

这个期间，魏国元继续在城乡之间往

返活动，有时亲自出马，有时严密安排和

布置，建立了一条红色交通线，成为北平、

天津和华北东部、北部通往晋察冀边区的

重要走廊。中共北平市委通过这条通道

向外输送了大批干部、进步人士和学生。

有一次，按照魏国元的部署，贾兰波派优

秀的铁杆交通员傅长江去北平接人。傅

长江是若干交通员之一，经常变换方式在

城里接头，顺利接回到乡村的同志。这一

次，见到所接对象，他先把一块手绢往鼻

子上一捂，对方对上暗号，然后跟着走。

于是，把人带到根据地。

在地下交通线的建设中，魏国元结识

的西四北大街烟袋锅胡同3号的同乡曹

婶子一家也作出很大贡献。除了安排城

乡来的同志联络居住，曹婶子的大儿子曹

桂山从七八岁起就跟在魏国元、庞勉等人

身边做掩护，到“大碗居”等处接头。魏国

元被关押期间，曹桂山多次以送饭为名，

给魏国元送情报。

曹桂山17岁那年，出狱后的魏国元

对曹婶子说：“桂山大了，一定要在官面上

给他找个事干，好掩护咱们的家门口。”当

时桂山已在北平城里的天泉粉坊当学徒，

听了魏国元的话，就辞了学徒的差事。曹

婶子托人，把17岁虚报成22岁，给曹桂

山补办了伪第十八期学警，当上了北京市

的伪警察。从那以后，就再没人来查这个

院儿的户口。后来，曹桂山又干到了伪警

长。

曹婶子一家人都记住了魏国元的嘱

托，城里人来，就负责掩护，并帮助护送到

平西，经常是曹婶子亲自出马。有一次，

曹婶子把一个人护送到阳坊，阳坊往西再

过一条河就是根据地了。那个人跑过去

了，曹婶子却被站岗的伪军扣押，问曹婶

子送的是什么人。曹婶子说：“是我儿

子。”“不对，看着比你也小不了多少，怎么

会是你儿子？”伪军说。“是我干儿子。”曹

婶子辩解道。于是，伪军开始审问拷打，

把曹婶子打得头破血流才放回，如不是死

不承认，就会丢命。一天，从冀东来了一

个人找到曹婶子家，原来是陈群，招待吃

喝过后，曹婶子将陈群送过了封锁线，到

达平西。自打曹桂山当了伪警察，曹婶子

就不用亲力亲为了。有时曹桂山亲自去，

有时花钱雇几个弟兄，把要送的人捆起

来，押送出城，就说抓到贼了，到城外去起

赃。曹桂山当了警长，有了司法执照，还

可以叫开城门，就更方便了。随着抗日根

据地的建设，北平城里这个烟袋锅胡同的

交通站越来越忙活了，除了送人，还给平

西根据地送纸张、油印机、油墨、医药等物

资，还送过子弹。

（未完待续）
——摘自《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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